
一
“贺小冉，你自己说说，这个月是第几次工作

出错了？”总经理简飞怒喝，“到财务科去结清工
资。从明天起，你不用来了！”

整理好一纸箱个人用品的贺小冉低着头走出
总经理文秘室时，一不小心，迎头撞上了款款而来
的苏芷珊。苏芷姗常来找简飞，贺小冉知道她是
苏氏集团继承人，和简家是多年合作伙伴，也是一
门心思想嫁给简飞的痴情女。

苏芷姗和简飞一起去吃饭的。简飞开车，苏
芷姗坐在副驾驶位置，描起了红唇。车子行至路
口，简飞无意中一瞥，突然看到被他赶出公司的贺
小冉无助地坐在路牙上，双臂交错、垂首其中，一
头秀发洒落下来……

“哦，忘了，还有个约谈。这样吧，你把我的车
开走，我打车赶过去，明天约你！”简飞靠边停车，
挥别苏芷姗。苏芷姗虽不愿，但也没辙。

二
贺小冉终于站了起来，她不紧不慢地在马路

上独行，脚步似乎很沉重。简飞也不知道自己出
于什么心理，跟着贺小冉走进了一家社区医院，七
弯八绕到了老年康复护理部的病房。贺小冉进
去，招呼着病床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

简飞悄悄退到医护咨询台，却无意中听到了
几名护士的对话——

“那个叫小冉的女孩，真是不简单呢！听人说
她从小被人遗弃，是这个孤身老奶奶领养了她。”

“听说，她奶奶生病以后，她一个人在外打几
份工，拼命地赚钱为奶奶治病，又节衣缩食，自己
都快垮了！哎，真是同人不同命，穷人家的孩子早
当家呵……”

简飞的心一沉，突然有点内疚。
当第二天简飞出现在老年康复区的病房内

时，正在替奶奶按摩的贺小冉惊呆了。
“没什么、没什么，我、我就是来看看你和你奶

奶的。”简飞反倒像个有着几分羞涩的大男生，“明
天、明天你，能正常回到公司上班吗？”

他将带来的鲜花和保健品放在老奶奶的床
头，随后又掏出一只鼓鼓囊囊的红包，轻轻塞到贺
小冉手中，“你手头应该比较紧，先用着吧！”

三
“简总，鲜花和保健品我替奶奶收下了。再次

感谢！”贺小冉将红包放在简飞面前，“我真的不能
收！我有手有脚的，打了几份零工，能养活我和奶
奶的！”她对简飞微微躬身致谢，随即转身离去。

简飞赶紧起身跑到前面拦住她：“公司来了几
个新人，暂时也抽不出其他人手，只好请你帮我带
一带！行不行？”

面对真诚的简飞，贺小冉被赶鸭子上架了。
贺小冉把其他的工作都停了，居然成了公司

的得力干将。原本她就是一个做事严谨缜密的女
孩，不然也不会被提拔到总经理秘书室，最近的纰
漏主要还是她忧心筹钱为奶奶支付医疗费所致。

她退回红包，简飞就悄悄去把奶奶的医疗费用给付
了，贺小冉只好和他约定以后每月从薪水里扣钱还
他，但拮据的经济状况顿时缓解。

贺小冉也察觉到了简飞的变化，但她知道和他
真正般配的人是苏芷姗。她坚决远离他。

“咦？贺小冉，你、你怎么会有一只和我一模一
样的玉珮？”那天，苏芷姗像往常一样来公司找简飞，
等待时意外发现小冉颈间的一块双鱼玉珮，居然和
她佩戴的一样！

“是吗？这是我从出生就有的。”
苏芷姗回家和母亲贺寒秋无意中说起玉珮的事

时，贺寒秋变了脸色追问：“那孩子，是不是唇边有颗
不显眼的痣？”

“好像是的！哎，您怎么知道的？您见过她？”苏
芷姗十分疑惑。

贺寒秋欲言又止。

四
贺寒秋找借口把贺小冉约了出来。面对眼前从

天而降的贵妇人，贺小冉除了发愣，还是发愣。
“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你了！”贺寒秋一开口就把

贺小冉整懵了，“小冉，妈妈对不起你！我和你父亲
当时是真心相爱的，但后来他去世，我一个人没办法
养你，环境所迫，只好把你送入福利院，犯下了我这
辈子都不能原谅的罪孽！玉珮留给你，就是为了方
便以后找你……我后来虽然嫁到苏家，但一直在找
你，听说你被领养，却找不到你的下落！直至你妹
妹，就是苏芷姗，说起你的玉珮，我才猜想就是你！”

小冉那一刻通体冰凉！天呐！世间居然有这样
的母亲！这和领养她、疼爱她的奶奶简直天差地
别！“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的女儿，你也
不是我的母亲。我没有母亲，我只有疼我爱我的奶
奶！”小冉起身大步离开。

贺寒秋哭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悄悄尾随
母亲而来的苏芷姗，同样五雷轰顶。

五
一周后，贺小冉给简飞留下一封辞职信，带着有

所好转的奶奶离开了这座城市，不知去向。
贺小冉只给苏芷姗写了一封信，纸上还留着斑

斑泪痕——
亲爱的妹妹：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带着奶奶走了，你和母

亲不用再去找我。我也不会和简飞有任何联系，因
为，我从来就不属于你们的世界。

奶奶领养了我。我随着她四处捡废品换钱长
大，奶奶还供我上了大学。是奶奶守护我，给了我从
小就渴求的安全感。奶奶身患重病后我愿意将自己
的生命给她老人家，只求她能守在我身边！你和母
亲有你们的路，我和奶奶有我们的路！你们保重！

简飞是个好男人，你不要辜负他！
最后，请替我对母亲说一声：我原谅你！因为，

人活着，都不容易！
苏芷姗追出了门，可是，姐姐啊姐姐，你又在哪

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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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路
□舒曼

□梅花语

交错

他们曾经是日日相见的同事。
同一个科室，不同的房间，虽日日相见，却无甚来

往。遇见，点头而已。一个偶然，她到他的办公室谈
一件公事，他望着她，用探究的眼神。而她，依然沉
静，临去的时候不说话，只回头微微一笑。他一下子
就被这微笑击中，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半天才回过神
来。微笑，也可以这么优雅、沉静。

一直是熟视无睹。仿佛一瞬间看到一朵花的盛
开，他被花朵的美惊呆，开始追随她的身影。而她，亦
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淡淡的风掠过，复又平静。

早已是罗敷有夫，使君有妇。
一种感觉弥漫在他与她之间的空气里。他的目

光越过众人的头顶与她的目光相接，最先承受不住的
往往是她，她垂下眼帘，或者将目光转向别处，脸颊在
瞬间变得火一样红。

无事发生。
后来他调到别的科室做领导，不曾道别。一个清

晨，她在办公室清理卫生的时候，听同事说，他调到别
的科室了。她正在拖地的手顿了顿，嘴里“嗯”了一声，
继续若无其事地擦地，长发垂下来，遮了半个脸颊。

在路上，仍能遇到。他知她近视，且不肯戴眼镜，
大睁着眼看人，是谁却看不出。常常是：他见她走近，
若正在与别的同事谈话，他就会提高嗓门。她虽然近
视，耳朵却灵敏，一下子就可以听出来。她抬眼看他，
正遇到他的目光。然后，路人一般走开。若无人，他
会同她打招呼，她低低地“嗯”一声，笑笑，无话。

两人并无工作上的往来。时光悄悄地去，偶尔想
起，隔了时光的墙，很遥远的感觉。

一次，她打电话到他的科室找人。刚巧他接的电
话，她不过“喂”了一声，一句“请找一下×××”还不
曾说完，电话那端的人就叫出了她的名字。她心底里
一震，握话筒的手停顿在半空中。想不到隔了四年之
久，他仍能听出她的声音。这四年多的时光里，他们
几乎没有说过话。她轻笑：“这么自信是我？”他在电
话那头也笑，略带得意地。

同网友聊天的时候，她问，如果一个人，有四年
多不曾打交道、不曾谈话，却能一下子从电话里听出
你的声音，你相信吗？网络那端的人沉吟了一会儿，
说，相信，这大概就是爱吧。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滞
住，如果无情节、无故事也能叫作爱的话，那么，只能
云淡风轻。

暗夜里，她大睁着眼，旁边的人已发出轻微的鼾
声。她轻轻地将压在她身上的手拿开，老公是个沾床
就睡的人。而她，依然在想好久以来他那些看似无意
的帮助、他见她走近就提高的声音，还有他的注视。

只是，各有各的方向。仅在交汇时彼此的光芒照
到了对方身上，偶尔投影在彼此的波心。然后，各过
各的生活，平静、淡然，充斥在空气里，散作千朵万朵
云烟，终会消散。


